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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同伴侵害、孤独感与抑郁的关系： 
一项交叉滞后分析

李泱巾  陆增颜

安徽师范大学，芜湖

摘  要｜为考察同伴侵害、孤独感与抑郁的纵向预测作用，采用交叉滞后分析，对785名初中生进行了间隔三个月的

追踪研究。结果发现：（1）在T1和T2时间点上，同伴侵害与抑郁、孤独感，抑郁与孤独感均为双向预测的

关系；（2）孤独感T2在同伴侵害T1对抑郁T2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孤独感T2在抑郁T1对同伴侵害T2的

影响中也起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同伴侵害与初中生内化问题呈循环作用关系，教育工作者可以从降低

孤独感角度预防同伴侵害和提高初中生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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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给人类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影响。虽然近几十年来，社会发展

快速，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医疗水平大大提高，但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

数据显示，自1990年至2019年来全球以及中国的抑郁患病率仍在逐年上升，且中国的抑郁患病率上升速

度较快，越来越接近全球平均水平。我国的一些相关调查数据也发现，近几年来国民抑郁的患病率不仅

逐年上升，患病群体的年龄也呈现出年轻化趋势。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数据结果显示，18岁以

下的抑郁症患者占全国抑郁症患者总人数的30.28%。《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提

出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且呈现出低龄趋势，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面临着严峻挑战。因

此，有必要关注青少年的抑郁问题。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其主要的生活场所逐渐由家庭转移到学校，此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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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成为除了家庭之外对个体影响最大的微观系统，同伴作为学校系统中的重要人物，是影响个体抑郁

的关键因素［1］。根据人际风险模型［2］，如果学生在学校同伴关系紧张、遭受排斥或欺凌时，就会给其

心理带来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性的人际体验能够诱发个体抑郁［3］。另外，也有研究显示，同伴侵害

并不一定直接引发个体抑郁，可能通过提升个体的孤独感等消极情绪感受，使个体长期处于孤独感体验

中，进而引发抑郁［4］。目前三个变量之间的预测关系尚未统一，且研究主要基于横断视角，难以做出

时间逻辑上的因果判断。因此，本研究采用追踪数据的交叉滞后设计探究初中生同伴侵害、孤独感与抑

郁的纵向关系，以期为提高初中生心理健康水平出谋划策。

1.1  同伴侵害与抑郁的关系

在初中阶段，同伴是个体获得归属感和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同伴侵害作为一种消极的同伴关系，

会导致青少年出现消极的自我认知和情感体验［5］。国外学者的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与同伴侵害相

关的心理社会适应问题中，同伴侵害与抑郁的关联最强［6］，是青春期抑郁发生的重要预测因素［7］。并

且青春期中的这种不良人际关系经历的影响具有延续性，会增加个体成年后的抑郁风险［8-10］。此外，

还有学者通发现，抑郁同样也可以预测同伴侵害。根据抑郁的症状驱动模型，抑郁个体往往会表现出一

些病理性特征，如低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10］，这使得他们更容易经历不良同伴关系，遭受同伴侵 

害［11］。目前有关同伴侵害和抑郁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横向视角。部分研究尝试从纵向视角出

发，采用追踪数据探讨同伴侵害和抑郁之间的预测方向，但有研究者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双向预测的关 

系［12］，也有研究者仅得出单向作用的结论［10］。因此，关于同伴侵害与抑郁之间预测关系的结论存在

分歧，有待进一步考察。

1.2  同伴侵害与孤独感的关系

孤独感是个体对自己现实的社会地位以及人际关系感到不满意而产生的消极情感［13］。根据该定义

可以发现，人际关系状况是影响个体产生孤独感的重要因素。同伴侵害能够导致儿童的人际关系状况恶

化，造成个体知觉到自己与他人缺乏接触，从而对自己的人际关系不满意，产生了孤独感这种消极的感

受。大量关于同伴侵害后果的横断和纵向研究证实，同伴侵害确实会导致儿童青少年的孤独感增强［9］。 

同样地，孤独感也可以导致同伴侵害，其作用原理与抑郁的症状驱动模型相似。研究发现，孤独症学生

由于存在社交沟通缺陷、重复刻板行为、认知落后及情绪行为障碍等问题，比起普通学生以及其他障碍

类型的学生更容易遭受同伴之间的欺凌和伤害［14］。因此，本研究假设同伴侵害与孤独感存在双向预测

的关系。

1.3  抑郁与孤独感的关系

抑郁与孤独感的关系十分密切，多项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它们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15，16］。而

对于孤独感与抑郁之间的预测方向，有研究者发现孤独感是抑郁的先决风险因素，个体如果长期处于孤

独感这种消极情感体验中就容易引发抑郁［4］。相反，基于症状中心论的观点，研究者发现，抑郁个体

所表现出的情绪低落、社交欲望不强等特点是导致个体产生孤独感的关键［17］。目前已有研究者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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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和孤独感的双向作用关系［18］，从抑郁到孤独的路径以“情绪低落—需要独自一人”为特征，而从

孤独到抑郁的反向路径则以“被忽视—感到悲伤”或“被忽视—快感缺乏”为特征。因此，本研究假设

抑郁与孤独感同样存在双向预测的关系。

1.4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同伴侵害除了直接引发抑郁情绪之外，还会通过引起青少年的孤独感进而诱发抑郁情

绪［4］。受到同伴侵害的青少年通常会遭到特定同伴的孤立和排斥，缺少来自其他同伴的社会支持。根

据社会支持理论［19］，不良人际关系会使得青少年与外在的联系减少，社会支持资源匮乏，导致强烈的

孤独感，而长期、高强度的孤独感能够进一步诱发抑郁症［9］。同样，抑郁可能也会通过使个体孤独感

水平提高进而导致同伴侵害。基于症状驱动模型，抑郁个体的情感冷漠、无意义感等病理性特征能够使

个体远离社交，从而导致个体产生孤独感［10］，而孤独感这种对人际关系不满意的感受会让个体更加排

斥他人，并拒绝或采用错误的方式与他人交往，进而导致同伴侵害［9］。因此，可以推测孤独感可能在

同伴侵害与抑郁的双向预测关系间均起中介作用，并且可能存在跨时间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假设孤

独感在同伴侵害与抑郁的双向预测关系间均起纵向中介作用。

以往诸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同伴侵害、孤独感与抑郁之间有密切关联，但是目前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结论尚未统一，其中的纵向作用机制更有待探索。因此，本研究以初中生为被试，采用追踪数据的交叉

滞后设计探究同伴侵害、孤独感与抑郁之间的纵向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在学校的协助下，选取了安徽省芜湖市某所中学的初一、初二年级学生进行团体

施测（考虑到初三年级学生升学压力较大，故不纳入调查）。第一次施测时间（T1）为2024年3月，由

统一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硕士生担任主试，调查开始时，主试告知被试研究目的和数据保密性，并寻求他

们的同意，第一次施测共发1002份问卷。第二次施测时间（T2）为2024年6月，施测程序如前，共发放

1017份问卷。按照身份信息将两次数据进行匹配，得到905份数据，共流失87名被试，流失率为8.77%。

被试流失分析结果显示，两次都参加的被试与流失被试在性别（χ2=5.82，p=0.054>0.05）上的分布差

异不显著，表明被试流失随机。最后，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剔除标准：所有题目选项一致、多题未

选）120份，最终剩余匹配成功有效数据共785份。其中男生377人（48.0%），女生408人（52.0%），被

试平均年龄为13.31±0.68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同伴侵害量表

采用迈纳德（Mynard）和约瑟夫（Joseph）编制［20］，张文新等人［21］修订的中文版同伴侵害量表，

修订后的量表包含11个题项，包括身体侵害（3道题目）和关系侵害（8道题目）两个维度。所有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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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采用4点计分，“从未发生”到“经常发生”分别计以1~4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遭受的同伴侵害水

平越高。该量表被广泛应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有良好信效度［22］。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两次测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88和0.91。

2.2.2  孤独感量表

采用海斯（Hays）和迪马特奥（DiMatteo）［23］简化后的孤独感量表，该量表共8个项目，单维结

构，其中部分题目反向计分。项目均采用4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以1~4分。

根据得分的高低来判断孤独感问题的严重性。陈维［24］等人在我国中学生群体中对ULS-8进行了信效度

检验，发现该量表适用于测量我国中学生的孤独感。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两次测量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

别为0.80和0.85。

2.2.3  病人健康问卷

采用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为标准编制而成的病人健康量表。量表共有9个项

目，采用4点计分，从“完全没有”到“几乎每天”分别计以1~4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抑郁水平越

高。该量表已成为国外基层卫生中心筛查抑郁症的首选工具之一，疫情后也被我国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定

作为抑郁症筛查专用量表。研究表明，该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由良好的信效度［25］。在本研究中该量表

两次测量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87和0.90。

2.3  数据分析

采用SSPS 26.0对数据进行整理、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使用Mplus8.0建立交叉滞后模型考察变量间

的纵向关联。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两次施测均采用学生自我报告的方法，因此需要对两次施测涉及的所有量表进行共同方法偏

差检验。哈曼Harman单因子检验［26］结果表明，存在8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

为29.51%，低于40%的临界标准，即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如表1所示，T1和T2时间点的同伴侵害、孤独感和抑郁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1  Describe the statistical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M±SD 1 2 3 4 5 6
1.同伴侵害T1 14.97±5.04 1
2.孤独感T1 14.51±4.67 0.39*** 1
3.抑郁T1 15.29±5.33 0.39*** 0.5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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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M±SD 1 2 3 4 5 6

4.同伴侵害T2 16.63±6.20 0.69*** 0.37*** 0.37*** 1
5.孤独感T2 15.46±5.11 0.35*** 0.71*** 0.54*** 0.45*** 1
6.抑郁T2 15.31±5.84 0.35*** 0.50*** 0.69*** 0.43*** 0.61*** 1

注：* p<0.05，** p<0.01，*** p<0.001，下同。

3.3  测量不变性分析

在进行交叉滞后分析前，分别建立同伴侵害、孤独感和抑郁两次测量的形态不变性（Configural 

Invariance）、单位不变性（Metric Invariance）和尺度不变性（Scalar Invariance）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各变量模型拟合指数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且ΔCFI ≤ 0.01，ΔRMSEA ≤ 0.015，可以接受测量不变性

假设［27］。因此同伴侵害、孤独感和抑郁均满足跨时间的形态不变性、单位不变性和尺度不变性，符合

进行交叉滞后分析的条件。

表 2  各变量纵向测量不变性检验结果

Table 2  Longitudinal measurement invariance test results for each variable

变量 MODEL χ2 df CFI RMSEA SRMR ΔCFI ΔRMSEA

同伴侵害
M0（CONFIGURAL） 463.974*** 86 0.956 0.075 0.040

M1（METRIC） 482.391*** 95 0.955 0.072 0.044 -0.001 -0.003
M2（SCALAR） 502.905*** 104 0.954 0.070 0.044 -0.001 -0.002

孤独感
M0（CONFIGURAL） 443.394*** 40 0.914 0.113 0.051

M1（METRIC） 446.626*** 47 0.915 0.104 0.053 0.001 -0.009
M2（SCALAR） 467.490*** 54 0.912 0.099 0.055 -0.003 -0.005

抑郁
M0（CONFIGURAL） 288.622*** 54 0.961 0.074 0.030

M1（METRIC） 294.392*** 62 0.961 0.069 0.032 0.000 -0.005
M2（SCALAR） 306.381*** 70 0.961 0.066 0.033 0.000 -0.003

3.4  交叉滞后模型检验

为了探究同伴侵害与初中生抑郁在纵向水平上的联系与作用机制，本研究构建了交叉滞后模型，

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该模型属于饱和模型，张莉等人［28］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所有待估计的参数正好等

于模型协方差矩阵中的元素，自由度为0，因此不再估计其拟合指数，关注其路径系数即可［29］。同伴

侵害、孤独感和抑郁三个变量在T1和T2两个时间点的自回归路径均显著（β =0.64，p<0.001；β =0.59，

p<0.001；β =0.59，p<0.001）。交叉路径显示，同伴侵害T1显著正向预测孤独感T2（β =0.06，p=0.04）

和抑郁T2（β =0.07，p=0.009<0.01）；孤独感T1显著正向预测同伴侵害T2（β =0.07，p=0.03<0.05）

和抑郁T2（β =0.12，p<0.001）；抑郁T1显著预测同伴侵害T2（β =0.08，p=0.008<0.01）和孤独感T2

（β =0.18，p<0.001）。进一步通过性别多群组分析检验交叉滞后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结果发现，

模型具有恒定性（p=0.72>0.05），说明初中生同伴侵害、孤独感和抑郁的交叉滞后模型不存在显著性别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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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侵害 T1 同伴侵害 T2

孤独感 T1 孤独感 T2

抑郁 T1 抑郁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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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初中生同伴侵害、孤独感和抑郁的交叉滞后模型

Figure 1  Cross lagged model of peer victimization,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3.5  纵向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方杰等人［30］推荐的纵向数据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对孤独感在初中生同伴侵害和抑郁之间的

纵向中介作用进行检验。采用Bootstrap方法（N=5000）进行显著性检验。根据同伴侵害、孤独感和

抑郁的交叉滞后模型结果显示，同伴侵害T1→孤独感T2路径系数为a=0.06，95%的置信区间［0.002，

0.11］，孤独感T1→抑郁T2路径系数为b=0.12，95%的置信区间［0.06，0.19］，同伴侵害T1→抑郁T2路

径系数为c’=0.07，95%的置信区间［0.02，0.13］，纵向中介效应a*b=0.0072，95%的置信区间［0.14，

0.24］，说明纵向中介效应显著，且该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同理，抑郁T1→孤独感T2路径系数

为a=0.18，95%的置信区间［0.12，0.24］，孤独感T1→同伴侵害T2路径系数为b=0.07，95%的置信区间

［0.01，0.13］，抑郁T1→同伴侵害T2路径系数为c’=0.08，95%的置信区间［0.02，0.15］，纵向中介效

应a*b=0.0126，95%的置信区间［0.14，0.25］，说明纵向中介效应显著，该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人际风险模型和症状驱动模型，通过两个时间点的纵向设计，考察了初

中生同伴侵害、孤独感和抑郁的纵向关系，以及孤独感在其中的纵向中介作用。

4.1  同伴侵害、孤独感和抑郁的关系

在横向视角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T1和T2时间点的同伴侵害与孤独感和抑郁均呈显著正相关，

孤独感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与前人研究一致［4］［9］［10］［12］。在纵向视角上，交叉滞后结果显示，在

T1和T2时间点上同伴侵害与抑郁是相互预测的关系，该结果与假设一致，符合人际风险模型和症状驱动

模型的观点。在初中阶段，同伴是个体重要的人际关系来源，遭受来自同伴的侵害会严重破坏初中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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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之间正常的社交关系，使他们感到被孤立和拒绝。这种社交排斥带来的压力会损害个体的自我认知

和自尊。当频繁遭受同伴的攻击和贬低时，个体可能会逐渐内化这些负面评价，形成自我否定的思维模

式，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水平降低［31］，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和无望。久而久之，这种消极的自我认

知就会引发个体抑郁。相反，抑郁T1能够显著预测同伴侵害T2可能是因为抑郁会影响个体的社交功能，

使其难以采用正确的社交手段正常地与同伴互动和建立良好关系，他们可能无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和需求，在与同伴产生矛盾时也无法妥善解决，从而加剧同伴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侵害行为。

结果显示，在T1和T2时间点上同伴侵害与孤独感同样是相互预测的关系。该结果与假设一致，其作

用模式符合社会支持理论和症状驱动模型。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个体在社会环境中所获得的支持对于其应

对压力、解决问题和维持良好心理健康的重要性［19］。同伴侵害会使初中生对他人产生不信任和恐惧的

情绪，从而减少与他人的接触和交流。但远离社交会让个体陷入孤独的困境，难以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关

心和温暖，最终导致个体孤独感水平升高。同时，同伴侵害还会导致原本可能提供支持、陪伴的同伴因

为害怕牵连而远离被侵害者，从而引起个体孤独感水平升高。孤独感T1显著正向预测同伴侵害T2，这一

结果可能的原因有：一方面，长期处于孤独感的个体可能因为难以理解他人的情感和意图，而出现一些

异常的行为表现或者使用不恰当的社交手段，因此遭受同伴侵害；另一方面，强烈的孤独感可能使个体

的情绪变得不稳定［32］，极端的情绪状态会让同伴感到难以相处，进而增加发生同伴侵害的可能性。

结果还显示，在T1和T2时间点上抑郁与孤独感是相互预测的关系。抑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孤独感

可能是因为抑郁状态下，个体会感到极度疲惫和缺乏精力，没有足够的体力去维持社交关系，并且也

会因为缺乏兴趣而不去参与社交活动，由此导致孤独感水平升高。抑郁个体通常对自己持有过度负面

的看法［33］，认为自己不被他人喜欢和接纳。这种自我贬低的思维模式会让他们在社交中感到自卑和

不安，从而避免与他人建立深入的关系，进而导致孤独感水平升高。孤独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抑郁的

可能原因与上述抑郁的作用模式相似，孤独感会导致个体出现对自己和外界环境的消极认知和情感，

与他人联系减少使得个体无法排解心中的压力和痛苦，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个体出现焦虑、抑

郁等的精神类问题。

4.2  孤独感的纵向中介作用

纵向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孤独感T2在同伴侵害T1对抑郁T2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结果与

前人研究一致［4］。这说明同伴侵害不仅直接对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造成危害，使初中生直接产生焦虑、

抑郁等问题，还可以通过导致初中生产生孤独感，使其抑郁水平提高。实验证据表明，人对其社会关

系状况的感知可能起到一个支撑其社会自我的支架作用，这个支架的损坏会对自我的多个方面造成影

响［34］。因此当个体面临同伴侵害时，其感知到人际关系状况恶化，造成个体知觉到自己与他人缺乏接

触，缺少来自外界的社会支持，从而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不满意，产生孤独的感受，长期体验高强度

的孤独感进一步导致个体产生抑郁。

结果还显示，孤独感T2在抑郁T1对同伴侵害T2的影响中也起部分中介作用。初中生抑郁不仅能够直

接影响其遭受的同伴侵害，还能通过提高孤独感水平导致其遭受更严重的同伴侵害。这一结果也验证了

症状驱动模型，即抑郁个体自身具有的一些特质（如情感淡漠、自我否定、过度敏感等）会使其难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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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建立起亲密关系，提高其孤独感水平，而这种孤独感会被同伴识别为冷漠、怪异的表现，从而使一

些不良同伴更容易对其进行欺凌和嘲笑。

以上结果提示教育工作者需要重视对初中生群体内的欺凌、侵害现象进行预防和干预。教育工作者

在日常教学和管理中要尽力为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和关爱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合作学习，多参与

小组等集体活动，减少学生之间的冲突和敌意［35］。同时，也要密切关注班级氛围和学生交往，及时发

现和解决学生之间可预见的冲突矛盾，防止同伴侵害萌芽。对已发生的同伴侵害事件立即进行干预，以

免学生因为经历过消极同伴关系产生孤独感、抑郁等负面情绪感受。此外，教育工作者要对学生进行定

期的心理回访，了解初中生内心真实的情绪感受，及时帮助他们调整心理状态。对班级中孤独感和抑郁

表现较为明显或严重的初中生更要给予关注，联合家长积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并配合专业的心理老

师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帮助他们建立积极良好的思维模式，提升他们的社交技能，推动这类学生与班

级其他同学建立友谊。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时间点的纵向设计，考察了初中阶段同伴侵害、孤独感和抑郁的纵向关系，并检

验了孤独感在其中的纵向中介作用，得到以下结论：（1）在T1和T2时间点上，同伴侵害与抑郁、孤独

感，抑郁与孤独感均为双向预测的关系；（2）孤独感T2在同伴侵害T1对抑郁T2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

用，孤独感T2在抑郁T1对同伴侵害T2的影响中也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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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 Cross Lagged 

Analysis

Li Yangjin  Lu Zengya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longitudinal predictive effects of peer victimization,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 cross lag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785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three-month 
interva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was a bidirectional predi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loneliness, and both depression and loneliness at T1 and T2 time points.  
(2) Loneliness T2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peer victimization T1 on depression T2, and loneliness 
T2 also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depression T1 on peer victimization T2.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 cycl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problem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ducators can prevent peer victimization and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ducing loneliness.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er Victimization; Depression; Aloneness


